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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之国的“经济奇迹”

对于“桑巴之国”巴西而言，再没有
什么比足球距离它更近的东西了，包括
它的经济。

巴西第一次捧起世界杯是在1958
年。这是球王贝利的第一届世界杯，这一
年他还不满18岁。

而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原本以
典型的“亚非拉”落后形象示人的发展中
国家巴西，随着世界杯的夺冠开始了经
济的腾飞，并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
巴西发展模式。

在1951-1980的30年间，巴西年均
经济增长率在6 . 8%，特别是1968-1973
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 . 2%，而1973年
甚至创下14%的年均增长纪录。

尽管与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改革开
放时期，并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长率9 . 8%
(1979-2007)的中国经济相比，尚有一定
差距，但在1980年代之前，巴西无疑是世
界上经济发展领域最受瞩目的国家之
一，在那个“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笼罩
在美苏两极争霸阴云中的桑巴之国，以
其独有的发展模式，向世界宣告着自己
的存在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三十年“经济奇迹”过
程中，巴西又分别于1962和1970年两次夺得
世界杯，经济的发展与足球的辉煌几乎同
步，二者相映成趣。球王贝利成为至今世界
上唯一一位夺得过三届世界杯冠军的球
员，为祖国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对国家前
景的“信心爆棚”。正是在1970年，在梅迪
西政府执政下处于巅峰发展状态的巴
西，凭借经济的崛起，甚至喊出了“在20
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响亮口号。

1960年，巴西政府甚至将首都由里
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试图促进内陆
的开发。

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阵研
究“巴西崛起”的热潮，在学者看来，“未
来之国”、“潜在大国”的名头，对于巴西
而言实至名归，这个“拉美奇迹”的领头
羊、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已经被赋予了
太多期待。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无比美好的方
向发展，如果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石
油危机，21世纪说不定又会被某些乐观
的预言者称为“巴西的世纪”了。

“中等收入陷阱”魔咒

事实证明，“巴西梦”很快面临梦醒，
一个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巨棒，兜头

将雄心勃勃的世界经济新贵巴西“打回
了原形”，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之
错失转型良机，在这个原本“出线形势”
一片大好的国家上空，笼罩了一层久久
难以挥去的阴影。

按照世界银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
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后，鲜有成功跻身
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例子。这些国家往往
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
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
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石
油危机的到来，“巴西奇迹”戛然而止。

“疯涨的油价，国际资本的短缺，国际
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等因素，让巴
西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尾期。”6
月27日，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
周志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而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盛时期经济上曾经
有过两位数增长的巴西，一度转入负增长
的困局：1981年为-3.1%，1983年为-2.8%。

与负增长率相伴随的是不断高企的
外债和通货膨胀率：1973-1984年，巴西
外债余额从125 . 7亿美元增加到910 . 9
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
15 . 9%增至43 . 1%，通胀率从14 . 9%猛增
到220 . 6%。

曾经的经济奇迹缔造者巴西，已经
成为人们眼中“永远的未来之国”。其实
即使没有国际客观因素制约，巴西经济
发展本身已经存在了不少问题。

此前奠定了“经济奇迹”的进口替代
模式和“举债发展”模式，也成为人们主
要的反思对象。

所谓“进口替代”，简单说就是以本国
产品替代进口品，主要途径是通过限制外
国的工业制成品来促进本国工业化，巴西
的这一发展模式起于20世纪30年代。

客观来说，这一政策下的巴西很快
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弊
端也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竞争环境，导致
垄断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高且价
格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
出。在面临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
浪潮时，巴西仍然在“举债发展”，推进耐
用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从而错失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时机。

与经济方面相伴随的，是前期经济
高速发展光芒下所掩盖的各种社会问题
也集中爆发，其中之一，便是过度城市化
所带来的城市贫民窟林立，收入分配不
均等问题。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几乎从
它建成的第一天起，批评声就从未停止
过。迁都没有解决前首都的“城市病”，却
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新城市。

“按照指标衡量，目前巴西仍处于
‘中等收入陷阱’上下范围内。”长期致力
于巴西研究的周志伟分析，经济疲软，社会
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存在，让巴西至今仍难

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梦魇。
巧合的是，巴西足球也在这个时期

霉运不断。拥有“舞蹈家”身材和医学博
士头衔的苏格拉底，代表巴西队参加的
第12、13届世界杯大赛，都在1/4决赛中
被淘汰出局。尽管苏格拉底在1982年被
评为世界十佳球星，但他仍十分沮丧。

经济发展与社会难均衡

不过，进入到新世纪后，巴西人似乎
看到了一线转机。

2003年前后，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
四国(BRICs)概念，让巴西再次跃入人
们视野。其实在此之前，自1994年雷亚尔
计划开始，巴西便重整旗鼓，奔向“第二
次崛起”。

而巴西经济重获动力的原因之一，在
于一些体制上的障碍的扫除，从卡多佐、卢
拉到卢塞夫，控制高通胀率，垄断企业私有
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逐渐解脱了
捆绑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枷锁。

“如果要说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周志伟认为，既不
能过分强调政府的管控作用，也不能一味
强调无形的“市场之手”的作用，“处在什么
样的阶段，就要采取相对应的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的最
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
放开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推动国
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

“这个阶段巴西已经不再是高速增
长，而是速度适中的增长。”周志伟认为，
自2003年执政以来，卢拉政府谨慎的财
政和货币政策，促使巴西进入20世纪70
年代“巴西经济奇迹”以来的最快且最长
的经济增长周期，巴西重回世界经济十
强之列。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非万能，深埋其
下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中央党校学者陈江生在《拉美化陷
阱：巴西的经济改革及启示》中曾援引一
组数据称，1993年20%巴西最富裕家庭
的收入占到了全国总收入的58 . 7%，基
尼系数超过了0 . 5，进入21世纪后甚至
一度逼近0 . 6，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十
分严重的国家。

而遍布巴西大小城市的贫民窟，则
成为这个国家贫富分化最明显的标记。

学者胡续冬在其旅巴游记《去他的
巴西》中，对于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
的贫民窟有过如此描绘：大大小小六百
多个贫民窟……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
山坡上，虽在摩天大厦、时尚街区之侧，
但完全与世隔绝、自成一体，俨然城中的
山寨。远望这些“山寨”，一个个都密密麻
麻地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
时代的部落。

（下转B02）

足足球球之之外外的的““巴巴西西梦梦””
经济奇迹、贫富差距、高城市化率都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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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内马尔似乎是要复
制前辈们的神话，世界杯将全
球的目光汇聚到巴西这个南
美最大的国家上。这是南美大
陆时隔36年再次举办世界杯。

这个诞生过贝利、苏格拉
底、罗纳尔多等超级球星的国
度，除了激情的足球和迷人的
桑巴，很多人并不知道，上世
纪50-80年代这个国家还曾创
造过一度令世界为之瞩目的

“经济发展奇迹”，并曾有过“20
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豪言壮语。

但如今，伴随着一系列国
际国内形势的巨变，这个曾在
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大展身手并
欲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在发
展道路上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挫
折，以至于早已复归了平静。

但平静并不意味着裹足
不前，对于人均收入超过1 . 2万
美元的巴西来说，“第二次崛
起”已经不再只是梦想，当然，
这条路途依然不会平坦，现今
环视巴西国内，工业发展不均
衡、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
仍然存在，对于巴西而言，“中
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至今仍未
完全被甩脱。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对
于目前仍在经济发展之路上飞
奔的中国来说，同为“金砖四
国”的这个兄弟国家已经走过
的和正在走的路，很可能就是
以后我们要走的路，从这个意
义上说，研究巴西，更重要的是
为了发展、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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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大
大小小六百多个，大多分布在
繁华市区的山坡上。

CFP供图


	B01-PDF 版面

